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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祖国建设“充气”的人
本报驻阿拉木图记者 张春友

日前 , 记者走进了阿拉木图中亚天
然气管道哈萨克斯坦南线项目副总经
理兼书记王立军的办公室。 王立军留给
记者的第一印象是和蔼、敦实、沉稳、干
练。 王立军和他的团队担负着中国中亚
天然气管道项目在哈萨克斯坦 1304 公
里的建设、运行和保障任务。 他们日夜
的辛苦劳作与坚守 , 为中国西部乃至东
南沿海地区的天然气需求提供了保障。

接过王立军递过的一杯清茶 , 看着
他在记者眼前铺开的一张张图纸 , 听着
他的讲述 , 历史回到了 2007 年的 9 月。
当时 , 刚刚完成我国第一条陆地入境输
油管道———中哈石油管道项目建设任
务的王立军 ,来不及洗去一身的风尘 ,放
松一下长期紧张劳作后的身心 , 就马不
停蹄地加入到刚刚成立的中亚天然气
管道项目紧张繁忙的筹建工作中。 作为
该项目团队最早的一批成员 , 王立军几
乎是独自一人承担起哈国段管道的施
工准备任务。

面对着要在 28 个月内实现从可行
性研究到投产的中哈天然气管道项目 ,

面对着哈南部地区星罗棋布的村镇和
两条穿越亚洲腹地水量最充沛的河流 ,
新的课题与挑战摆在他的面前。 王立军
告诉记者 , 他当时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:
“按期把天然气送回祖国”。 王立军和
他的团队牢记使命 ,扎实工作 ,攻坚克难 ,
创造了中国跨国管道建设史上的“中亚
速度”,诠释了新时期的大庆精神。

王立军回忆说 , 当时参与项目的人
手少 ,工作和生活条件差 ,每个人都使出
全身的解数 ,从详勘技术任务书编制、招
标、合同签署、承包商动迁开工等 ,一项
项工作在日以继夜地进行。 10 月的哈萨
克斯坦天气已经开始变凉 , 为了不延误
初设进度 , 王立军马不停蹄地奔波在
1300 多公里的管道沿线 ,现场监督推进
详勘进程。 他走过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
的沙漠 、丘陵 、草原 、沼泽的一寸寸土
地。 他甚至都不记得 ,多少个夜晚 ,他在
克孜库姆沙漠同哈国详勘人员一起捡
柴生火 ,风餐露宿 ;多少个白天 ,他和中方
详勘人员在伊犁河两岸两米多高的芦
苇和植物丛中披荆斩棘……两个多月
下来 ,王立军黑了、瘦了 ,可付出终有回
报 , 整个项目的施工蓝图渐渐呈现在人
们眼前。

伊犁河是亚洲中部径流量最大的
河流 ,地质条件复杂 ,定向穿越技术要求
高 , 是中亚天然气管道施工面临的第一
个挑战。 为了缓解 2009 年的施工压力 ,
伊犁河穿越选在了数九寒天的 2008 年
12 月提前启动。在伊犁河穿越最为紧张
的阶段 , 王立军始终和普通施工人员一

样 ,冒着一年中最严酷的风雪天气 ,坚守
在现场第一线 , 直至所有技术问题和施
工风险得到解决。 2008 年 12 月 16 日 ,
伊犁河穿越顺利实现单管回拖 , 取得了
中哈天然气管道施工第一场攻坚战的
胜利 , 伊犁河穿越团队还被中亚天然气
管道项目总部授予了“攻坚克难、百折
不挠”团队荣誉称号。

王立军还向记者回忆起 “一张白
条”的故事。 2008 年 12 月的一天 ,王立
军接到报告 ,在管道 960 公里处 ,内焊加
手工半自动焊机组遇到当地人的阻挡 ,
工程被迫停下。王立军回忆说 ,一名当地
人坐在房间里称 , 不付钱就不让管道经
过他的土地。 王立军耐心地解释中哈两
国友谊、整条管道的战略意义 ,并保证按
时支付征地款 ,成功地化解了矛盾。为了
让土地主人安心 ,王立军给他写了“白
条”,立了字据。当王立军告别时 ,那名当
地人不仅不再生气 , 还热情地留大家吃

饭。 从此以后 ,他成了中国人的好朋友 ,
提供了很多便利和帮助。 王立军告诉记
者 , 这件事只是整个项目工程中发生的
一件很小的纠纷 , 却浓缩了管道沿线居
民从不了解、不理解 ,到与中国人亲如一
家的过程 , 也充分体现了这条天然气管
线对发展哈萨克斯坦南部地区经济、改
善当地民生的重要作用。

王立军是个乐观向上的人 , 有他的
地方总是充满欢声笑语。 这种苦中作乐
的风格 , 正是王立军在长期艰苦作业环
境 , 特别是海外项目环境中磨炼出来的
坚强意志品质。 从苏丹原油管道项目跨
入集团公司海外事业算起 , 王立军已经
转战海外项目 10 多个年头。 这些年来 ,
王立军始终坚守在海外项目第一线 ,人
们总是在最困难、最紧张的项目现场见
到他的身影。 在中亚管道建设的 3 年半
时间里 , 王立军与家人团聚的日子屈指
可数。 这期间 ,爷爷、奶奶、姥姥相继过
世 ,可是工程进度不能停 ,公心大于亲情 ,
王立军忍住悲痛没有回家为亲人送最
后一程 , 而是留下来和他的团队一起投
入到项目建设中。

百炼成金 ,不辱使命。离开王立军办
公室时 ,这句话反复出现在记者脑海中。
新时期的大庆精神正在于此。

(本报阿拉木图 2 月 25 日电)�

铲除新纳粹要“动真格”
本报驻柏林记者 柴 野

2 月 23 日 ,德国政府举行隆重集会 ,悼
念德国仇外暴力的受害人。三个月前 ,德国
新纳粹团伙连续谋杀数名外国移民的案
件告破。人们普遍担心 ,德国右翼极端主义
组织已由政治仇恨转为赤裸裸的恐怖主
义行动。

去年 11 月 ,德国东部城市爱森纳赫发
生一起银行抢劫。 当地警方在追捕两名男
性嫌犯时,发现他们已自杀身亡。 警方调查
显示 , 他们竟是数年前一起系列谋杀案的
主谋。 他们均属于一个名为“国家社会主
义党”的新纳粹团体 , 涉嫌在 2000 年至
2007 年间谋杀了 10 名外国人。 近年来 ,德
国极右暴力活动抬头 ,“光头党”等极右组
织频频在街头闹事 ,毁坏财物 ,制造种种暴
力事件,公众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。 德国反
恐专家瓦格纳的调查认为 , 一些右翼组织
发展得越来越完善 , 他们非常好战而且已
经开始向恐怖主义转变。

自 1998 年以来 ,极右翼分子利用公众
悼念 2 月 13 日二战德累斯顿被炸毁纪念
日 , 公然否认德国的战争罪行和对犹太人
的屠杀。 极右分子的活动从最初的几百人
发展成大型集会。 最多时曾有 6500 人加
入所谓的“悼念游行”。 德国有关专家分
析认为 ,在全球化和欧洲一体化的进程中 ,
受失业问题的困扰 , 一些德国人感到生活
不稳定、缺乏安全感。 同时在根深蒂固的
种族优越感的影响下 , 他们对其他外来移
民抱有不同程度的民族偏见。 特别是欧债
危机以来 ,欧洲经济持续低迷 ,失业率居高
不下 ,更激起了一些民众的排外情绪 ,极右
势力借此得以扩张。

新纳粹团伙谋杀案披露后 , 德国社会

对案件本身以及极右势力的严重威胁给予
了极大关注。 默克尔总理称这是“德国的耻
辱”,发誓将所有犯罪分子绳之以法。 联邦议
会发表声明说 :“在纳粹政权的可怕罪行之
后 , 右翼极端主义意识形态在我们的国家以
无法想象的谋杀行为 ,留下血的痕迹 ,令我们
羞愧至深。 ”联邦议会主席拉默尔特强调 ,联
邦议会将坚定地在法治国家框架下 , 尽全力
查清这些事件及背景 ,确保民众的人身安全。
议会还准备启动禁止德国国家民主党 (NPD)
的程序。 该党在德国被广泛定义为一个具有
反犹太主义、排外和暴力倾向的极右派政党 ,
是德国境内新纳粹活动背后的助推者。 早在
2001 年 ,德国联邦政府、议会和参议院就曾
联合向联邦宪法法院提出要求取缔国家民
主党的议案 ,但因法律程序问题 ,于 2003 年
被宪法法院驳回。 此后 ,NPD 非但没有吸取
教训 ,反而在极端激进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,成
为德国极右派势力活动的组织中心。

23 日 ,1200 多人来到柏林音乐厅 , 参加
2000 年至 2007 年间被新纳粹团伙野蛮杀害
的 10 名死者的悼念活动。 德国总理默克尔
在讲话中向受害者家属表达了深切的哀悼 ,
并强调“反对歧视、反对排挤、反对仇恨的斗
争应该每天都要进行 , 在德国社会的各个角
落 ,在家庭中 ,在父母对子女的教育中。 仅有
政界的政策是不够的 ,我们需要公众的力量 ,
需要有勇气有正义感的公众的配合”。

德国舆论指出 , 政府在对犯罪分子绳之
以法的同时 , 更应当促进各地区经济平衡发
展 ,缓解社会矛盾 ,建立理性而有效的公民社
会 ,采取治表又治本的方法 ,才能真正遏制新
纳粹这颗社会毒瘤。

(本报柏林 2 月 25 日电)�

� 非洲朋友
你在广州还好吗
———来自基层的调研报道（之二）

本报记者 马晓毅 刘 军 吴春燕

“小黑”与“阿壮”

如果说小北路地区 , 非洲人主要是
从中国客商那里购买货物的话 ,那么 ,在
广州火车站附近的广园西路商贸街 ,记
者才真正进入了“非洲市场”———这里
许多店铺是非洲人经营的。 一间间面积
不大的铺面显得非常拥挤 , 一部分服装
挂在墙面上 , 而地上则散乱地堆放着鞋
和没有打开包装的衣服。 非洲小摊主与
来自非洲不同国家的“倒货大军”,用英
语、法语和本国土语进行讨价还价 ,或许
旁边是卖电器的 , 铿锵有力的非洲摇滾
乐震得人恨不得当场舞起来 , 各种声音
交织在一起 ,或高或低 ,浓郁的非洲元素
应有尽有。

万桑 6 个月前才从几内亚来到这
里 ,主要是批发服装。身材高大却性格内
向的万桑今年 28 岁。 他说 ,他们每天早
上 10 点左右从白云那边来到市场 ,下午
6 点左右关门。 生意还过得去 ,只是只身
一人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有时很想家 ,
经常想等赚到了钱还是尽早回家去。 与
万桑相比 ,来自利比里亚的“小黑”则快
活得多。 “小黑”会讲一口挺流利的汉
语和一些广东话 , 当记者问他怎么叫

“小黑”时 ,“小黑”笑着说：“是我中国
夫 人 给 我 起 的 名 字 , 我 的 本 名 叫
JOACHIN”,边说 ,边掏出手机把儿子的
照片给记者看 ,“这是我们 3 岁的靓

仔”。 原来 ,“小黑”来广州后 ,在做生意的
同时努力学中文 , 在学习的过程中一位中
国姑娘爱上了他 ,他也爱上了中国。接下来
的几年 ,“小黑”不仅娶了中国老婆 ,还很
快生了儿子 ,生意也越做越大。“小黑”说：
“我现在是 ‘成家立业’, 感觉 ‘如鱼得
水’。”说话间 ,一个小伙子来到“小黑”的
摊位前。“小黑”介绍说 ,这是他的侄子 ,比
他小几岁 ,来广州已经一年零四个月了 ,现
在与他合伙做点服装生意。 他们从香港进
面料 , 然后找广州附近的工厂加工成国际
最流行款式的服装 , 在摊位上批发给非洲
来的老乡。 记者问小伙子是否知道叔叔的
中文名字叫 “小黑” (LITTLE� BLACK)?
他憨厚地笑着说知道 ,但不会发音 ,还跟着
记者学习“小黑”的中文发音。 据了解 ,许
多非洲人都是如“小黑”的侄子这样 ,通过
亲朋好友介绍来到广州。

首见 “阿壮” 就给我们留下深刻印
象。 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普通话说 :“各位龙
年发财 ,我叫约翰 ,大伙都叫我‘阿壮’,有
什么问题尽可以问我。 ”见他汉语这么好 ,
我们就用汉语交谈起来。 阿壮说他是坦桑
尼亚人 ,1964 年生人 ,属龙 ,今年正好 48 岁 ,

是本命年。从小就知道毛主席周总理 ,还知
道中国修建了坦赞铁路。 1987 年来中国求
学 ,今年差不多 25 年了。 在北京语言学院
学习一年汉语后 ,到上海学习机械 ,学习结
束在上海工作一年跑到了美国 , 在美国游
荡两年后找不到感觉 ,又回到非洲 ,一段时
间后特想念中国 ,再次来到中国 ,从此没有
离开过。

阿壮说：“我在非洲工作也是和中国
人在一起 ,当时北京建工集团正在给我们
的国家建设体育场和修路 ,我由于学的是
建筑机械 ,又懂汉语 ,于是我与中国朋友
一起修桥梁的同时 ,也成了中坦两国人民
之间的‘桥梁’。 2006 年 ,体育场建完了 ,
路也修好了 ,我就来到了广州 ,还是做‘桥
梁’工作。 这次面更宽了 ,我成立了自己
的公司 , 不仅根据坦桑尼亚工程的需要 ,
从中国进建材 ,进技术 ,而且还成为坦桑
尼亚政府工程部驻广州代表 ,让我代理整
个中国的事业 ,每个季度都要回国两三个
星期 , 很快我们的代表团就要来中国 ,还
要到北京。 ”

阿壮有两个女儿 , 大女儿 7 岁在广州
上小学 ,二女儿 3 岁在广州上幼儿园。由于
非洲的物价比广州贵三倍 , 孩子们在广州
生活要轻松很多。至于文化差异 ,他认为这

是存在的 , 但不是问
题 ,“我的孩子在家里
是非洲文化 , 在学校
是中国文化 , 这有什
么不好 , 而且中国现
在各方面都很好 ,进
步很快 , 有对比才有
认识。 ”他特别强调 ,
“不用多久 ,中国就会
成为超级大国 , 这是
必然的。 让我的孩子
学习中国文化 , 我深
信是对的 , 这是有远
见的。 ”

谈到文化差异 ,
阿壮有自己的看法 。
他认为一般说来 ,中国人并不歧视非洲人 ,
之所以现在有些中国人不接受非洲人 ,这
是因为中国对外开放也只有 30 年 ,广州出
现黑人聚居也只是近十几年的事情 , 封闭
的意识改变还有一个过程。 中国人与欧美
殖民者的心态完全不一样。 在非洲、在我
们的国家 ,对中国人就非常友好 ,因为中国
在非洲投资 ,建设非洲 ,帮助非洲 ,今后我们

对中国人会更好。
谈到在中国的生活 , 阿壮坦率地承

认 ,他太太不太习惯广州的生活 ,语言不
通 ,经常想要回非洲去。 他本人已十分习
惯在中国的生活 ,喜欢吃海鲜 ,特别喜欢
吃粤菜。 每周日下午 ,到石室天主教堂做
弥撒是必须的。 每年的圣诞和复活节期
间 , 他总是要和非洲同胞们到教堂去聚
会 ,在悠扬的音乐声中将怀念祖国和亲人
的心绪予以释放 ,毕竟他们从小就是在这
样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。 他特别说 ,在中
国参加一些宗教活动没有什么不方便 ,一
切都很自由。 我们知道中国政府保护宗
教自由。 所以 ,每次他去别的国家 ,当有人
对中国说三道四时 ,他总是以自己的经历
为例子 ,反驳这些人的说法 ,大声地对他
们说：“你们到中国看看去吧 , 我在中国
几十年一切都很自由 ,只要在法律的范围
内一切都 OK,中国比世界任何国家都不
缺少自由。 ”

思念在这里宣泄

听阿壮说他们周末要到广州的教堂
做弥撒 ,做完弥撒会去找老乡聚会。我们决
定到现场去看看。

周日下午 , 记者持地图找到了位于广

州老城区一德路北侧的石室天主教圣心
大教堂。 这所教堂看上去是一处典型的哥
特式建筑 ,两个尖塔直刺苍穹。 此时 ,教堂
前的广场已经人流涌动 ,有一些是游人 ,更
多的是匆匆走来的黑皮肤非洲人 , 也有一
些肤色稍浅的南亚中东人。 记者随着他们
走进了教堂。 我们注意到在教堂入口左右
侧石柱上分别刻着“耶路撒冷 1863 年”、
“罗马 1888 年”, 记录着这个教堂始建
于 1863 年 ,竣工于 1888 年。教堂全部用褐
黄色的花岗岩建成 ,由法国设计师设计 ,建
成 100 多年来 , 从外到内看上去依然完好
无损 , 维护良好。 教堂义工给的简介上写
道 :“这是国内及亚洲现存最宏伟、最具有
特色的哥特式教堂建筑 , 也是全球仅存四
座全石结构哥特式教堂建筑中的一座 ,是
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 ”

教堂大厅里此时已座无虚席 , 连走道
上都站满了前来做弥撒的人。 教堂大厅前
后放有 40 余排长条椅 ,每排长条椅子约可
以坐 40 人 ,加上周边走道及四个入口站立
的人 ,这场弥撒约有两千人参加。在虔诚的
氛围中 ,记者发现自己成了孤独者 ,周围全
是黑皮肤的人 ,甚至胸前挂有“义工”牌子
的志愿者都是黑人 , 其他肤色的人不到一
成。随着主持高声诵读圣经 ,以及唱诗班美
妙的歌唱 ,记者看到 ,绝大多数在场的人都
认真地跟诵跟唱 , 根本不用看大屏幕彩电
打出的字幕。

一个半小时的弥撒很快结束 , 教堂广
场顿时成为非洲人聚会的
场所。 这边是一些非洲家
庭在一起 ,全家人人像过节
一样穿上漂亮的服装。 他
们肯定来自马里 ,“马里人
到哪里都要把老婆孩子带
上 , 那怕是远在天边的东
方。”马里来的马修这样对
我们说。

广场另一边有许多非
洲年轻人在一起 ,像是要去
哪里聚会。 一位健谈的小
伙子告诉记者 ,他们都是来
自尼日利亚的 ,做完弥撒大
家要聚在一起 , 通通消息 ,
报报平安 ,然后再一起吃一
顿。 他说 ,来中国前听说中
国没有宗教自由 ,来了以后
才发现完全不是事实。 每
个星期他都会来石室教堂

做弥撒 , 从来没有受到任何干扰 ,“中国人
对我们很友好 ,我们在这里寄托思念 ,祝福
家人 ,忘记一切不愉快。 ”

在一个高平台上 , 几个非洲姑娘从外
面提来一包包牛肉、蔬菜、玉米饼 ,坦桑尼
亚同乡会在广场旁边的小祈祷堂里开始
了 ,他们还要请牧师做一些特别祈祷 ,等姑
娘们将饭菜准备好了 , 大家在聚餐的同时
载歌载舞 ,将是一周最快乐的时光。

教堂工作人员指着广场上停放的几
十辆小轿车说 :“这些都是非洲人的 , 他们
已经在中国扎下根了 ,买了房 ,买了车。”说
话间 ,做完弥撒的非洲人开上自己的轿车 ,
拉上亲友陆续离去。此情此景 ,甚至让他们
感到比在自己的国家还令人惬意。

由于来广州的非洲黑人相当一部分
信仰伊斯兰教 ,每个周五“主麻日”到清真
寺做礼拜成为他们生活的一部分。 记者来
到位于广州先贤清真寺采访 , 这里以先贤
古墓而闻名 。 先贤古墓 是 艾 比·宛 葛
素———穆罕默德圣人的舅父归真后埋葬
之地 ,也是中国伊斯兰教著名的圣地。

穿过绿树成荫、鲜花盛开的狭长通道 ,
沿路多座古牌坊和石碑记载着这座千年
古墓的历史 , 一些穆斯林圣贤的坟墓依然
保存完好。 据记载 ,自清朝至中华民国 ,广
州穆斯林曾 5 次重修先贤古墓 , 新中国成
立后 ,也进行过 4 次修缮维护。 2009 年 ,广
州市政府出资 , 加上广州伊斯兰教协会及
各界穆斯林的募捐 , 对先贤古墓进行整体
环境整治 , 政府无偿提供土地修建了两层
的礼拜大殿。 据一位在这里工作的湖南籍
穆斯林介绍 , 在广州生活的非洲穆斯林经
常来这里做礼拜。每逢穆斯林节日 ,仅先贤
清真寺就有一万多人前来礼拜 , 其中 70%
以上是非洲人。

在礼拜大殿入口处 , 两位来自孟加拉
国的年轻人对记者说 ,他们刚来到广州 ,准
备采购些日用品回去 , 来到这里最重要的
事是找到礼拜场所 , 要到有圣贤的清真寺
来朝拜。 看到这么好的礼拜堂心里真是太
高兴了。说着他们就跑到洗漱处清洗身体 ,
然后进入大殿朝拜圣贤。

压题图为石室教堂门前停着非洲人
的轿车。

本文照片均为刘军摄

国际观察 人物特写

图为来自利比里亚的“小黑”在推
销自己的商品。

图为本报记者吴春燕在采访坦桑尼亚客商“阿壮”。

图为做完弥撒走出教堂的非洲人家庭。

欧洲劳动就业不平等现象加剧
本报日内瓦 2 月 25 日电（记者宋

斌）国际劳工组织 23 日发布的一项调
研显示，自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以
来， 欧洲劳动就业不平等状况加剧，且
随着多国推出的紧缩政策和劳动就业
市场改革等措施， 就业不平等状况还

将继续恶化。 调研指出，保加利亚、匈
牙利和英国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。 年
轻人失业率比其他年龄阶层高两倍，
在巴尔干地区和爱尔兰、西班牙、希腊
尤为突出。 无文凭劳动者在制造业被
解聘明显，女性就业歧视现象严重。


